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家务劳动 ,以及生育 、抚养 、照顾孩子等再生工作的中
心 。女性的再生工作为她们深入、完整地理解人类生
活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认知优势 。罗斯 (Hilary
Rose)把女性工作的特征描述为 “手工劳动 ” ,与大多
＊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“知识与语境 ”(项
目号:07JC72000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





数科学研究的“工业劳动 ”不同 , “来自女性特定的压
迫经验的劳动 ,把个人的 、社会的和生物的劳动都合








了大部分的工作 , “她们在做饭、洗衣 、清洗 、护理和其
它种类的对精英男性身体的照料以及对有这些身体
存在的地方的料理 ,这类相关的 、具体的劳动使精英






















认知类型是抽象的 、理论的 、形上的 、客观的 、分析的 、
定量的、原子的、与统治的价值有关;女性气质的认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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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的能被检验的假设 ” ,因此 ,它们会导致 “认知的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4)妇女的视角出自 “性别之战 ”的另一方 。妇女所
进行的反对压迫的斗争 ,促进了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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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”①。相反 ,被压迫的女性群体 ,由于在坚持或辩护
现状上没有类似的利益 ,她们不会为了什么 “利益去
忽略社会的秩序 ” ,因此 ,能产生 “更完整的而且不是
荒谬的理解 ”,能提供一种揭示社会实在真理的优越








同 ,在认识上有有利的条件 ,既了解传统知识 ,又了解
压迫知识 ,具有双重的洞察能力 , “她们的世界要比
`男人的 '世界更加完整 。”③3、双重角色 。朗基诺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人都能宣称拥有的 ,它是努力的结果 。 (从这个方面
看 ,一种立场不同于一种视角 。)哈德萨克也说 ,立场
是 “获得的而不是显现的 ,是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




来说 ,立场总是依赖于社会性别 、种族、国家 、阶级 、性
倾向 、宗教 、年龄、贫富和其他的社会差异 。没有单一
的女性主义立场 ,只有多元的立场 ,正因如此 ,可能出
现许多不同的 “女性立场” ,如黑人女性立场 、西班牙
裔女性立场 、工人阶级女性立场、同性恋女性立场 、穆
斯林女性立场 、中年女性立场 、第三世界女性立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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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当女人之间的 “差异 ”被认识到时 ,其彻底的逻
辑推论则是:同性恋女人比异性恋女人、黑人妇女比
白种女人 、女工比女资本家 、“坏女人”比 “好女人 ”等
有认知特权 。对这种观点 ,哈丁提出了质疑 ,她问道:
“可是 ,是否只有被压迫者可以产生知识 ? 是否一个
人对知识的批评与成长的贡献 ,只能从自己的压迫而
生 ?”③哈丁认为 ,只要知识的生产者能够从他者的生












运动 ,都是压迫集团的 “叛逆者 ”首先扮演反压迫的
角色 。她说:“尽管黑格尔把握了主奴关系的关键理
解 ,而这种理解只有从奴隶的行动中才能获得 ,但黑
格尔不是一位奴隶 ,而且 , ……马克思 、恩格斯和卢卡




义思想家中 ,有好几位是男性 ,如穆勒 ,还有马克思 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张的 “边缘人群的立场 ”具有认知的特权 ,所有知识
都打上了社会历史的烙印 ,这种断言与传统知识论所
追求的超越人群 、阶级 、种族和历史的客观性理想是
相悖的 。反对者认为 ,所有的看法 、所有的立场都是
“片面的和悖理的 ” ,因为 “所有的知识必定来自某一
视角 ”而且 “被压迫者的看法本身也是另一种话语 ,
而不是对 `真实的 '实在的理解 ”。尽管它是一种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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虔诚 。哈拉威指出 , “被征服者的立场并没有排除批
判的重新检查 、解码 、解构和解释的可能性 ”①,她认
为 ,被征服者的立场不是 “无辜的 ”立场②。如果受压
















实践中可能自相矛盾 ,因为 , “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群
体并没有力量去排除 、沉默 、命令统治集团臣服。边






以 `认知特权 '为由建立新权威时 ,边缘群体其实又
再度把统治集团对付边缘群体的那些价值和实践 ,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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